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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刊、进修班和函授班
1981年，沈柔坚和杨可扬找我谈

话，说上海要办美术年刊，说了一通办
刊的意义。最后说让我来负责年刊，要
我以后所有美术活动都要参与，所有展
览都要去看，多往基层、农村、工厂去跑
跑，搜集更多资讯⋯⋯后来，我就编辑
美术年刊。
美协创刊的《上海美术年刊》，由上

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6K，每辑记录
一年来上海美术活动方面的大事。办
年刊，我牵头，施选青、朱国荣也参与编
辑。可惜，年刊后来没有延续下去，从
1981年至1984年共出版了四期。现在
翻看，发现具有很强的美术史价值，沪
上美术大事，里面记录详尽，留史存证，
很有必要。
和年刊并行的是美术进修班。高

考恢复后，一些人可以通过升学重新找
到自己的位置。但高考的吸纳能力有
限，即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更多
的人没有机会。那些对美术有爱好，有
能力的人，分散在社会上，都渴望有进
修机会，能得到专业人士的指点，进而
提高美术专业水平。
1983年，美协开办了“中国美术家

协会上海分会国画创作进修班”，地点
就在凤阳路一所小学里，按计划开设人
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个画种，从师资
和场地考虑，准备招生150人。
结果出乎意料，第一期就招了200

多人。这种进修班，以前没有，现在有
了，一时声名大噪，报名者络绎不绝。
最多时山水画同时开设三个班，花鸟和
人物各开两个班。
进修班的场地是租借的，老师是聘

请的，人物画老师有张桂铭、梁洪涛等
人。我是总负责，兼教山水画。后来，
班开多了，师资不够。又聘请华东师大
教师苏春生和黄浦区少年宫美术辅导
老师罗步臻来教山水，金正惠、钱行健、
应鹤光教花鸟。
沈柔坚很支持这项工作。开学时，

他来讲过话。1984年、1985年又办了
两年，三年学员达五百多人次。当年的
进修班，为上海业余美术界，培养了一
批人才，后来有的人就此走上专业之
路。现任美协的常务理事里，就有进修
班培养出来的。
进修班影响大，后来我们这些老师

到外面去，经常会遇到当年教过的学
生。甚至我没直接教过的，也会因为使
用过我的一本教材而认识我。那本教
材收录有十六张画，请朱屺瞻先生题
名，自费出版。
与此同时，美协还参与美术函授班

的教学和辅导，与新民晚报读者服务公
司联合举办。
当时，新民晚报发行量高达一二百

万份，真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影响很
大。因为是函授，信函来往，不受时空
制约，学员的年龄从弱冠到耄耋，地域
从南国到北疆，铺天盖地。后来一统
计，有3635名之多，几乎覆盖各省份，包
括西藏等边疆地区。全国都知道上海
有个高质量的美术函授班。
函授就是信件来往，我们收信，批

改，回信，来来回回，信件堆积有一房间
之多。为此，美协的力量已经不足，经
常拉人帮忙。还请了张乐平、朱屺瞻、
方增先等人来做艺术顾问。
美术函授班设有素描班、漫画班、

国画班，国画班又分山水、花鸟、人物，
还有水彩、水粉、油画等班。为期一年
的教学中，每位学员共收到10万多字的
讲义。成绩合格者都拿到了结业证书。

西北纪行
1979年初春，由中国画院组织了一

次规模较大的写生活动。
当时画院刚刚恢复，画家都兴高采

烈，唐云、朱屺瞻、应野平、沈迈士、郑慕
康、郁文华、吴玉梅、叶露渊等，包括我
和陈秋草，一共去了30多人。
先到苏州，再到甪直，还去了东山

和西山。我印象深刻的是邓尉山的梅
花，的确很美。那次出行没有任何创作
任务，大家很轻松，难得的一次写生活
动。回来后不久，政策变动，画家们又
开始有稿费了，物质生活逐渐得到改
善。这次写生是一个标志，标志画院的
创作工作开始重回正轨。
美协开始组织采风写生是在3年

后，1980年10月，秋高气爽，美协组织
了恢复以来的第一次写生活动。各个
画种都有画家参加，国画组有我、张迪
平、邱陶峰，油画组张隆基，漫画组徐克
仁，年画组陈菊仙，雕塑组吴镜初，版画
组范一辛、张楚良。
这次去的地方很多，我们称为“西

北行”。
先到西安，大家想去看的地方，都

是一致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大雁
塔、小雁塔⋯⋯看不完的建筑、壁画、雕
塑和书法。在碑林，我看到一件事，颇
有印象。碑林里集中着汉、魏、隋唐、
宋、元、明、清的2000多件碑刻珍品，巨
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人赞叹不已。
当时和我们同在庭院中欣赏的，还有来
自日本的艺术家们，他们崇拜中华文
化，一些人恭敬地伏倒碑前，顶礼膜拜，
口中念念有词。我听翻译转述，有个日
本人说自己学了一辈子书法，今天总算
找到了祖宗。
就我自己来说，开始练习书法是从

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帖》入门的，后又习
过王羲之的《圣教序》，这次能看到原碑
文，感到非常亲切。
之后，我们坐36座的小飞机去延

安。当时，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坐飞机，
即使是小飞机也让人很激动、很新鲜。
和西安的古老历史相比，延安到处

是革命胜迹。我们参观了中共七大会
址、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宝塔山，看延
河、逛老街。去延安前，大家有心理准
备，觉得生活会比较艰苦。到了之后，
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身上的
新衣服和脸上的笑容，热闹的街市，物
资供应丰富，物价便宜，苹果两毛钱一
斤⋯⋯这是我的见闻。20世纪80年代
初，延安生活早已不再是周总理回去时
的情景，面貌发生极大改观。
在延安待了三四天，我们乘汽车返

程。车在黄土高原上开过，翻山越岭，
时隐时现。同是高原，这里景色苍茫、

视野广袤、沟壑纵横，与青藏高原截然
不同，两者各显其美。
回到西安，见到了贺天健的学生苗

重安，上海支援西部，他调来西安工
作。邱陶峰也是贺天健的学生，他们是
师兄弟。苗与我们也熟，大家见面很高
兴。他介绍了西安美术界的一些情况。
之后，大家分别去往不同方向。张

楚良去重庆；我和范一辛、邱陶峰、徐克
仁四人去华山；吴镜初和张迪平去洛
阳。后来，邱陶峰下华山后，和我们分
手，也赶去洛阳与其他两个人会合。华
山背靠秦岭，面临黄河，气势极为壮观，
我们饱览了华山绝顶的绮丽风光。
返沪途中，我顺道去山西芮城的永

乐宫（又名大纯阳万寿宫）欣赏元代壁
画。它不仅是我国宗教绘画史上的重要
杰作，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罕见的巨制。
我对永乐宫壁画已经神往许久，以

前看前辈的各种临摹，觉得画面飘然若
仙境，真是妙笔生花，美不胜收。而且，
我有亲切之感，大学上临摹课，我们曾
经临过永乐宫壁画。待亲眼看见真迹，
果不其然，美轮美奂。我在壁画前站了
很久，感觉真是栩栩如生，单是人物表
情，就气象万千，有的倾听、有的顾盼、
有的深思⋯⋯引人遐思。这一趟芮城
县来得真值，一直到现在都有印象。
回到上海后，其他同志也陆续回

来，大家都有收获。美协恢复后组织的
第一次采风活动很成功。
回来后要写报告，写生团队中有美

协的、画院的、油雕院的、人美社的、报
社的，覆盖面很广，体会的角度也不同，
最后汇总成一份总的报告。后来，我还
写了一篇《西北行》。这次出行象征美
协工作恢复，开始抓创作了。
“西北行”之后，我和梁洪涛又去了
雁荡山。
我们从温州过去。雁荡号称海上

名山，以夜月和瀑布著名。记得潘天寿
画过小龙湫，意象优美，所以特别期
待。但我们看到的雁荡山显得荒凉，小
龙湫和潘的画面差异较大。
接着去看大龙湫，我以为大小龙

湫距离不远，没想到要翻山越岭。我们
步行，随身背着行李，还有画具，烈日当
头，不胜艰辛。路上饿了，在农民家吃
饭，吃当地的粉面，味道还不错。
从大龙湫回来，住进了一家“高级”

招待所。规划回程的路径，想起不妨去
舟山看看，舟山离雁荡不远。大学五年
级，全班去舟山毕业创作，我回了金华，
错过机会，现在正是弥补的时机。此
时，我已开始画山水，我们在那里画了
不少写生作品，回来后陆续发表，一些
作品还被我收进自己的画册。

张大壮送画
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开始逐渐

普及。那段时间，我们拍摄了反映上海

画家生活和艺术创作的电视片，公开在
电视台播出，这在全国是首创。如今看
来，更觉得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点子是龚学平想出来的，他喜欢书

画，爱人张雷平也是著名画家。因为在
上海电视台工作的缘故，龚学平想借助
电视媒体弘扬上海文化，把海派画家宣
传出去。我一听觉得这个想法很新颖，
自然很赞同。
龚学平首先提名沈柔坚，知道我与

沈关系密切，让我写沈柔坚的脚本。电
视台也安排了人员进行拍摄工作。
拍摄中涉及一段沈柔坚的苏州经

历，创作团队便到苏州取景。离开上海
到了江苏境内，要用全国粮票，没想到
大家兴冲冲到那里，都没带全国粮票，
幸好我带了，拿出来一起分享。回来不
久，粮票就废除了。那是我有关粮票的
最后记忆。我们在苏州拍完，回到上海
补拍沈柔坚创作和工作的画面。第一
个画家拍摄成功后，我们准备按照套路
往下拍。
接着拍张大壮先生。张大壮是章

太炎先生的外甥，现代四大花鸟画家之
一。张先生是杭州人，没有子女。年轻
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美工，大收藏家
庞济元看见他忠厚老实，又喜欢画画，
邀他为“虚斋”整理书画，张得以饱览上
至宋元、下迄明清的无数名家真迹。
从风格看，张大壮的花鸟画宗法恽

南田、华新罗等，但又能脱胎而自成一
家。据说，他经常去菜场观察体验，因
此总是显得秀雅清俊，而又清新明丽，
我是很喜欢的。
那次，我们登门去他家，他正生病，

爱人也身体欠佳，家里氛围颇为凄凉。
约20平方米的房间，两张床齐头排列，
夫妻俩各睡一张，中间拉根铅丝，用于
互相传递东西，用手一拉，东西就滑过
去了。他们手边还有个杆子，有情况可
以敲敲警醒。床后面有个门，大概通向
卫生间。
那次，龚学平、电视台负责拍摄的

祁鸣和我三个人同去。张先生看见我
们来，很高兴，但因身体虚弱，说：“我现
在身体不好，等过了年，春暖花开的时
候再拍。”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说没关系，过

段时间再来，安慰他一番后告辞。
临走时，张先生挣扎着从床上下

来，对祁鸣说：“柜子上面有张小画，你
帮我拿下来。”祁鸣个子高，打开上面的
柜子，取出一张画，是一幅册页。此时，
他已经封笔很久，这张画估计也是以前
留存的。桌上只有一方砚台，老先生添
水磨墨，拿出一支笔，在画上补题“振郎
同志留念”。我看着他不停颤抖的手，
感觉非常难过。
题完字，张先生说：“振郎同志对我

们这些老画家很好，为我们做了很多
事，从未提过要画，我只有这一张画了，
给他留个纪念！”在场的人听了都很感
动。
这是我第三次去张家。之前他患

病的时候，我去看望过他。他懂中医，
准备煎的药材，都用嘴咬一下，说：“现
在假的多，我咬一下就知道真假。”我因
为小时候跟随郎中出诊，对中医中药也
有了解，看见张先生的举动也很佩服。
过了年，脚本写到一半，传来张先

生病逝的消息。我很悲痛。我常想起
他说的“春暖花开时再拍”的话，可是春
暖花开了，他却走了。他过世时77岁，
我记得他的两个耳朵很大。据说耳朵
大的人长寿，怎么在他身上不灵呢？
张大壮过世后，我在北京的《中国

画》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怀念他的文章，
两个整版，是我真情的流露。迄今，我
还经常想起他。

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
画途追梦——《胡振郎口述历史》连载(21)

19781978年年，，为拍摄纪录片为拍摄纪录片《《张大壮张大壮》，》，胡振郎去探望病重的张大壮时胡振郎去探望病重的张大壮时，，张赠送的小品张赠送的小品《《虾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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